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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合肥 7 月 12 日电（记者陈诺、白
斌）6 月 29 日，“高光”再次打在李宏塔身上：
这位 72 岁的老人站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
厅，接过“七一勋章”。
　　祖父是李大钊，父亲李葆华曾任安徽省委
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出生在这样
一个“高光”家庭，李宏塔始终艰苦朴素、清正
廉洁、以严治家，秉持了“革命传统代代传”的
宝贵本色，成为党员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
典范。
　　“守常”是李大钊的字，亦是李宏塔一辈
子的执着追求。

  “守常”就是守护艰苦朴素的

优良家风

　　【活在老百姓中间】
　　 20 多年前，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路上，常
有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蹬着自行车穿过
熙来攘往的街头，沿路交警和摊贩都认得
他——— 骑车上班的“李厅长”。
　　他便是时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的李宏塔。
当过军人、做过工人，而后又在共青团、民政、
政协等部门工作，一步步走上领导干部岗位。
一个习惯伴随李宏塔的职业生涯：除了极少数
因为重要公务赶时间，李宏塔坚持天天骑自行
车上下班。随着年龄增大，2003 年他将自行车
换成了电动车，还笑称这是“与时俱进”。
　　李宏塔一生节俭，对吃、穿、住都不讲究，
一家子曾“蜗居”在一套冬冷夏热的两居室
里，一住就是 16 年。即便如此，家里却没有
多少存款。每年单位组织“送温暖”“献爱心”，
李宏塔捐赠的数额都排在最前面。他把老百
姓当成自家亲戚，低保户过年的饺子皮没着
落、前来求助的下岗工人没带伞，这些微不足
道的小事他都看在眼里，无论如何都去帮
一把。
　　【一根红线连着三代人】
　　在祖父牺牲 22 年后，李宏塔出生了，他
是听着祖父的故事长大的。“黄卷青灯，茹苦
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是李大钊清贫一
生的真实写照，他的收入大多用于党组织的
活动经费和资助青年学生。
　　父亲李葆华多次教育儿子“不能吃苦，就不
能成人”，其家中的简朴也让人难以置信：老旧
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沙发坐下就
是一个坑。2000 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为他调房，
他说：“我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用调了。”
　　“最好的家风就是父辈的言传身教。”李
宏塔告诉记者，他和父亲长期两地生活，偶尔
借着开会进京探望，父亲总是埋怨其耽误时
间，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工作上。“父亲身体
力行，严格要求自己，久而久之，我也知道了
该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守常”就是守护服务群众的

为民情怀

　　【“共产党人就是要和人民在一起”】
　　 38 岁，李宏塔走进安徽省民政厅。“给
老百姓多办实事、好事最合我意。”李宏塔说。
　　在民政厅工作期间，李宏塔每年至少有
一半的时间用在下基层。很多同志都知道他
的“反向工作法”：下乡时不向有关市县打招
呼，经常让司机“把车子开到进不去的地方”，
然后步行进村入户。
　　从群众家里出来，他再依次到各个部门座
谈。“必须离开公路，直接去问老百姓。沿着公路、
隔着玻璃看，不如自己的脚步踏实。”李宏塔说。
　　 2003 年夏天，淮河、滁河流域发生水
灾。为了摸清灾情，李宏塔连续 20 多天奔走
在灾区，“反向工作法”起了关键作用：他从安
置点灾民盛救济米的米袋里掏出米粒，揣进
公文包回去找相关部门化验，检查救济米质
量；他走进受灾群众居住的帐篷，发现酷热难
忍，赶紧测量气温，并带着温度计来到县委书
记办公室，几天后，当地党政机关腾出办公场
所，安置了 3 万多名住在帐篷里的受灾群众。
　　曾与李宏塔共事过的同志回忆：他从基层
调研回来，常常穿着军绿色的球鞋、卷着裤脚，
鞋上满是泥土，到了办公室，立即叫相关处室
同志就调研中遇到的问题协商解决办法。
　　“民政部门做的事就两句话：为党和政府
分忧，为困难群众解愁。”李宏塔说。

　　【“服务困难群众，是一件幸事”】
　　担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后，李宏塔的
工作依旧与困难群众有关——— 分管机关扶
贫工作。他带队的调研，是公认的行程满、
节奏快，还喜欢四处“寻丑”“揭短”，专挑条
件差的地方去。
　　农村的寄宿学校，城里的养老院、老旧
小区，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在长期深入调
研的基础上，李宏塔围绕“推进城乡一体化
综合配套改革”“完善精准扶贫的制度化保
障”“应对人口老龄化”“关爱农村留守儿
童”等主题向全国政协提交过多份提案。
　　即便年逾古稀，李宏塔还担任过中华
慈善总会副会长，依旧为慈善事业尽心竭
力。在中华慈善总会“幸福家园”村社互助
工程的推广中，他深入全国多地基层调研。
在一些地方，他“习惯性”地自掏腰包，慰问
困难群众。“慈善就是直接为最困难的群众
服务，这是晚年的一件幸事。”他说。

  “守常”就是守护清正廉洁的

政治本色

　　【“我们只有一个权力，那就是为人民
服务”】
　　一位同志向记者透露，给李宏塔送礼
物是件难堪的事。一年春节，这位同志和爱
人给李宏塔送去几样小吃，李宏塔却回送
了价值数倍的物品让他带回家。
　　他的父亲当年亦是如此。家中收到几

包葡萄干，李葆华让家人把葡萄干退回，少
年李宏塔吃掉的那一包折价一同退款。父
亲告诉李宏塔：“我们只有一个权力，那就
是为人民服务，因为做了一点工作就收礼
物，这不是共产党人应该干的事。”
　　 2008 年，李宏塔的儿子结婚，婚礼布
置简单，单位同事前来祝贺并包了红包。为
了不破坏婚礼气氛，李宏塔照单全收，但第
二天便将所有的礼钱如数奉还。“没那个必
要也没那个习惯，这都是家里的传统。”
　　看似不近人情，面对群众却最重“人
情”：每当到农村看到有的村民房子漏雨、到
福利院看到老人被子太薄时，李宏塔比谁都
着急，想尽办法帮助解决。身为一位“老民
政”，他将日常工作归纳为三句话：“视孤寡
老人为父母，视孤残儿童为子女，视民政对
象为亲人，这是新时代的‘铁肩担道义’。”
　　【继续向前永不停步】
　　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李宏塔感慨：

“爷爷百年前的梦想，今天已经实现！”
　　在李宏塔看来，这样的“高光”时刻属
于革命先辈。“回望我们党 100 年波澜壮
阔的历程，多少前辈付出了自己的汗水、心
血，甚至牺牲了生命。跟他们比起来，我仅
仅是做了党员干部该做的事情。”他说。
　　“我会把勋章送到李大钊纪念馆，告慰
李大钊同志。”李宏塔说，未来将是一段继续
向前永不停步的旅程。“尽管我已退休，但今
后依然要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不断传承弘
扬下去，尽自己所能，做好我应该做的工作。”

革命后代李宏塔

“高光”下的“守常”人生

　　新华社贵阳 7 月 12 日电（记者潘德鑫、
吴思）田艳，2015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任
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县委书
记，现任铜仁市万山区区委书记。
　　心系群众、关爱干部、务实清正、敢于担
当……这是田艳在印江干部群众心中的印
象。她认为，只要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和群众坐一条板凳，才能了

解他们的所思所盼”

　　院坝中央，田艳坐在一条 1 米多长、巴
掌宽的板凳上，身边紧挨着几十位村民，每个
人脸上都带着笑容，大家庭聚会似的。
　　这是印江县朗溪镇三村村驻村第一书记
任林手机里保留的一张照片。2017 年 10 月
底，田艳到村里宣讲十九大精神。“当时镇里
给田书记准备了主席台，但她执意要坐到群
众中间去。”任林回忆。
　　“不能用开会的方式和群众交流，群众不
喜欢‘高高在上’的干部。和群众坐在一条板
凳上，才能了解他们的所思所盼。”田艳说。在
印江近 6 年，她跑遍了全县 203 个贫困村。
　　杉树镇 83 岁的土家族婆婆胡金华忘不了
田书记亲自上门帮助解决住房问题；沙子坡镇
残疾人王昭权在田艳的激励下荣获“全国脱贫
攻坚奖奋进奖”；木黄镇“90 后”特岗教师田迎
芳常在微信上和田书记探讨乡村教育……
　　没有紧急公务时，田艳晚饭后会习惯性
地去县城广场、河边、公园等人多的地方“散
步”。“说是散步，其实是检查工作。”曾任印江

县委办主任的谢守文说，哪里路不好、哪里路
灯坏了、哪里卫生太差，只要影响群众日常生
活的，她看到后都会立即督促相关部门整改。
　　“群众利益无小事，多办些实事，就会多
一些笑脸。”田艳说。

  “大家拧成一股绳，再大的困

难也能克服”

　　印江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曾
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发生率超
过 25%。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艰巨任务，
严峻地摆在田艳和印江干部面前。

　　“吃透中央政策，了解群众需求，做好
‘两不愁三保障’，决不能降低标准。”在认
真学习研究相关政策、深入基层调研后，田
艳果断拍板，提出“统一指挥、统一号令、统
一标准、统一督导、统一调度”的攻坚思路。
　　“干部心齐了，也知道怎么干了。”时任
印江县扶贫办主任的冉飞鸿表示。
　　“只要大家拧成一股绳，再大的困难也
能克服。”田艳说。经过全县干部群众齐心
奋战，印江县于 2019 年 4 月退出贫困县
序列，后又通过了 5 次国家级脱贫攻坚抽
检和评估。
　　“为官避事平生耻。”田艳认为，县委书

记是全县党员干部的主心骨，必须责任在
心、担当在肩；豁得出来、顶得上去。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田艳果断在第
一时间将脱贫攻坚体系转换为疫情防控体
系。因为措施及时得力，印江县疫情防控实
现零确诊、零疑似、零输入。
　　“她总是冲在最前面，责任替我们担
了，压力替我们扛了，我们的工作再干不好
真觉得对不起她。”冉飞鸿说。

  “要为发展‘找门路’，不为自

己‘开后门’”

　　“要动用所有资源为印江发展‘找门
路’，但决不能动用半点关系为自己‘开后
门’。”田艳多次告诫全县干部。
　　田艳有个亲戚建了新房，想申请危房
改造补助，经办工作人员拿不准，向田艳报
告。“不能批，他家情况我了解，经济条件不
差，不符合政策标准。”田艳回应。
　　印江县召开党风廉政建设警示教育大
会时，田艳要求领导干部的配偶等亲属参
加。一位参会干部表示，爱人之前老是抱怨
他陪家人的时间太少、抱怨他当官没帮亲戚
朋友办点事，通过参加警示教育大会，爱人
受到很大教育，让他安心工作、勤政廉洁。
　　 2016 年 9 月，印江县峨岭街道川岩村
村支书张曙光因公牺牲。田艳多次登门看
望、慰问张曙光的家人，每一次，她都详细询
问他们家里的近况，了解是否有困难需要帮
助解决……“田书记算是做到‘边’了，不能
再好了。”张曙光的父亲张羽松感动地说。
　　“田书记对干部要求很严，在作风建设
上不讲情面，但她考虑问题周到，讲究工作
方法，像大姐一样贴心暖心，大家服她。”谢
守文说。

为了群众的笑脸：田艳的印江“印象”

　　我 1986 年高考进入华
东师范大学，攻读固态电子
学本科专业，到现在已在集
成电路方向努力钻研了 35
年。回忆过往，无论教书育
人，还是科研工作，都遇到
过艰难和挫折，但自己能如
此执着和坚持，应该与儿时
成长环境的熏陶密不可分。
　　我的父亲出生于河北
省衡水市，1961 年高中毕业
即被保送哈尔滨军事工程
学院，就读原子工程系爆炸
物理专业，有幸成为哈军工
第九期学员，1966 年毕业后
进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时称二机部九院），从事核
武器基础理论及实验研究
工作。
　　我和同龄小伙伴在群山
环绕、偏僻闭塞的山坳长大，
作为一名九院子弟，耳濡目
染了九院科研工作者的工作
和生活，受益良多。那时，多
数的晚上和周末，父母和许
多叔叔阿姨都是到办公室工
作的。我和小伙伴们则在办
公楼前后、走廊、楼梯肆意
玩耍。
　　我们有几次被安静大楼
里突然爆发的热烈欢呼声打
断，感到少有的震撼。小时候
不懂，长大了才知道，那是大
人们共同努力奋斗的“国之
重器”工作取得了成功。那欢
呼声中，透着自主研发胜利
的喜悦，也透着攀登科技高
峰的自信！
　　印象中，父亲经常出差
做实验，时间或短或长。他
为了核试验工作，曾三次去
新疆核试验基地。第一次是
1973 年 7 月，父亲说，那时
的戈壁滩荒漠一望无垠，没
有人烟，一天夜晚突降大暴
雨，为避免实验室被雨水倒
灌，工作队科研人员在暴雨
中驱车前去封堵地下工号，
可返程时却迷了路，汽车在
荒漠中迷失徘徊了好几个
小时，至今回想起来仍有些
心悸。
　　父亲第三次去基地是 1976 年初，虽是寒冬腊月，
面对着风沙严寒和冰冷的水泥墙，但每一位科研人员
却是热情高涨，为了尽快取得真实可信的第一手实验
数据，父亲穿戴好防护服和防毒面具，冒着受辐射的危
险，冲进设置在爆区的测试工号，拿到宝贵的实验
数据。
　　九院许许多多科研人员都兢兢业业，埋头钻研，从
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立志将青春乃至生命贡献给国
家的核武器事业。至今，他们重聚时，仍为自己曾经的
无畏付出而骄傲，为自己能成为“国之重器”事业的一
分子而自豪！
　　 1986 年，我在四川提前批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
第一志愿：固态电子学。这是从事“两弹一星”研发工作
的父亲建议的专业。
　　 1993 年，我国芯片产业正处于革故鼎新的阶段，
一批国有电子元器件厂关闭，新的项目还在酝酿，几番
思考之下，我选择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九院的成长经历始终让我认为，既然要做半导体，
就应该与千千万万工程师并肩努力，所以对成为一名
集成电路产业一线工程师情有独钟。
  2002 年，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成立，包括华东
师范大学在内的沪上多所高校加盟，形成了芯片技术
产学研的雏形。得知研发中心将派团队到国外从事
130/90 纳米工艺技术研发，我抓住机会多方申请，最
终得以与工程师们一同前往，这段与产业工程师在全
球顶尖研发平台上共同奋斗的研发经历，让我获益颇
多，明确了自己在集成电路核心器件及模型方向的科
研攻关目标。
　　近二十年过去了，我所在课题组的技术研发能力
不断进步，不断探索更先进工艺代的关键技术……
　　近年来，外国的一次次芯片禁令引起了广泛关注。
要知道，过去几十年，中国芯片产业一直在迎难而上，
人家一次次用这样的方式警醒我们，要想做得更好就
必须再埋头苦干，攻克、掌握更多的关键核心技术！“掌
握核心科技，永攀世界高峰”，这是九院的座右铭，也一
直深深铭刻在我心里。
　　要想突破集成产业链上更多的关键技术，就必须
培养更多高水平的专业人才，这是高校责无旁贷的责
任和使命，但也是不易的。微电子是芯片产业强相关专
业，非常硬核，不仅要掌握许多物理、数学、化学的枯燥
理论，还要运用专业工具和计算机编程，进行大量技术
实践，艰苦、枯燥的学习过程时常会让同学们迷茫。不
同于许多人才成长“见效快”的行业，芯片人才要出类
拔萃、引领产业，可能需要二三十年的积淀。
　　我国正多方努力弥补集成电路人才的巨大缺口，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20 年 12 月发布关于设
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
的通知，华东师范大学作为一所集成电路专业已走过
50 年历程的代表性高校，也正在筹划集成电路一级学
科建设，探索人才培养的新举措。
　　有人说，芯片是信息时代和智能时代的“国之重
器”，父亲和我有幸投身祖国的“两弹一星”和芯片事
业，两代人的人生都是无比幸福的。
       口述：石艳玲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本报记者董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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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艳（右二）在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峨岭街道川岩村看望因公牺牲干
部张曙光的家属（2018 年 6 月 30 日摄）。     新华社发

  左图：“七一
勋章”获得者李
宏塔（6 月 29 日
摄）。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右图：时任
安徽省政协副主
席的李宏塔（前
右）在安徽阜阳
市颍东区插花镇
慰问困难群众
（20 1 1 年 1 月
1 4 日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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